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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形象的塑造与权势转移 

——以明代北岳祭祀争论为中心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3级本科生  齐仁达 

 

[ ]  五岳之制成型于秦汉。自秦汉以降，北岳恒山均指今河北曲阳西北之恒山今称

大茂山者而言，北岳之祭亦在曲阳。至金元始有道士僧众夸示浑源为恒山所在。

至明，浑源恒山在地方势力尤其是大同军事力量的推动下，地位和影响不断提

升, 多次有官员要求改祀北岳于浑源。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式改祀。

大同地方军事保护信仰需求对于浑源恒山地位在明代不断上升起了重要作用，

诸此反映了话语权力的转移、地域社会变迁及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 Ὧ ]  北岳  恒山  曲阳  浑源  改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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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itions on Beiyue Hengshan 

ððFocus on worship controversy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 Wuyue (Five Sacred Mountains，五岳)System is formed during Qin-Han 

dynasty. Since then ,Beiyue（北岳）Hengshan（恒山）is on the northwest of Hebei Quyang

（曲阳）which is called Damaoshan（大茂山）now.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had been 

worshiping Beiyue at Quyang. There were taoists and monks who claimed that Beiyue 

Hengshan was in Hunyuan（浑源）since Jin-Yuan dynasty. During Ming dynasty ,the status 

and impact of Hunyuan Hengshan was upgrading under the help of local forces especially 

the Datong(大同)military .Several officials requested changing the worship place from 

Quyang to Hunyuan.In Shunzhi（顺治）17
th（1660）,the Qing government changed the 

worship place formally.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sis the process and reasons of Hunyuan 

Hengshanôstatus upgrading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ong military safety 

need and hopes to open ou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words power, local society 

and the state. 

[Keywords] Beiyue  Hengshan  Quyang  Hunyuan  The change of worship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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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秦汉时期，五岳之制正式确立。自秦汉至明代，北岳恒山的地望当在河北曲阳西北之恒

山，今称大茂山或者神仙山。北岳之祭祀亦在曲阳。明代，不断有大臣上书，主张恒山在山

西浑源，要求改祀于浑源。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式改祀北岳于山西浑源。 

关于河北、山西北岳之争，前人已有较多研究。韩成武先生主要利用曲阳北岳庙所存碑

刻，指出祭祀北岳在清以前一直是在曲阳，《汉书》、《后汉书》等史籍的记载均表明恒山在

曲阳西北，而不是山西浑源。①梁勇先生则详细论证了古恒山的地望。他从大茂山与曲阳城

的方位距离，发源于恒山北谷的恒水与今日大茂山之间的方位关系等方面，细致论证了今大

茂山即古恒山。梁先生还论述了曲阳恒山衰落的原因。他指出宋辽对峙时期，古恒山成为战

争要地，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人文景观丧失殆尽，加上恒岳主峰距离北岳庙尚有百里之遥，

官员祭祀只到北岳庙而不到恒山，金代析曲阳北部置阜平县后，北岳恒山与北岳庙分属不同

县份，导致人们对于北岳恒山的淡忘。②河北曲阳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用力甚勤。已经出

版的相关书籍就有《曲阳北岳庙》、《北岳恒山探源》以及《北岳庙碑刻选注》等。他们对于

曲阳北岳庙和古恒山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于北岳庙所存碑刻进行了整理。③王畅先

生也有《晋冀恒山之争与中国山岳文化》一文加以讨论，但引证史料有限且若干观点值得商

榷，如说“晋冀间恒山位置之变异，就是个谜，史籍、文献上未见有关于这一变异的记载”

④，显然有失准确。韩成武、梁勇等先生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恒山的历史情况有很大帮助，

但是笔者注意到他们对于浑源恒山兴起的历史过程语焉不详，而王畅先生认为晋冀恒山变迁

史籍记载缺略，是个谜，而本文却可找到一系列证据与线索。这里，笔者试图详细讨论浑源

恒山在没有经史依据的情况何以会兴起，并得到人们的认同，最终改祀成功的历史过程，具

体考察北岳恒山方位所在及国家祭祀的地理转换，冀以揭示形势变化与功利诉求之下，话语

权力的转移、地域社会变迁及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 古恒山及北岳庙 

 

传统上，以舜巡守五岳作为五岳制度确立的标志。《尚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

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

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⑤但是根据顾颉刚先生的研究，“五岳者，大一统后因四岳之名而

扩充之，且平均分配之，视为帝王巡狩所至之地；是为汉武、宣时事，为政治史及宗教史上

                                                        
①韩成武：《从河北曲阳北岳庙碑刻看北岳地点的沿革》，《史学月刊》，2004年第 12 期。 
②梁勇：《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 2 期。 
③薛增福，王丽敏：《曲阳北岳庙》，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王丽敏主编：《北岳恒山探源》，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韩成武，王丽敏著：《北岳庙碑刻选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年。此外还有吕兴娟：《北岳庙建立飞石殿的年代及原因初考》，《文物春秋》，2005年第 5 期。 
④王畅：《晋冀恒山之争与中国山岳文化》，游琪，刘锡诚主编：《山岳与象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269页。 
⑤《尚书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 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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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问题。”①顾先生的这一结论为后来学者所接受，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我们追溯北岳恒山

的历史从秦汉开始可也。依此结论便可以看出浑源恒山在为自己塑造形象的过程中，始终标

榜舜巡守至于浑源恒山说法的不可靠。此一点，容后文细论。 

古恒山祠庙曾有上下庙。上庙在山上，下庙在曲阳城西。后上庙废，祭祀皆在下庙，即

今曲阳北岳庙。而曲阳城在北魏宣武帝期间曾略有移动，北岳庙亦随之稍迁。因此曲阳的研

究者认为，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500-512年）。②唐宋以下至于清初，

祭祀北岳皆在是庙。至今，曲阳北岳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③
 

古恒山在今日曲阳县西北，阜平、唐县、涞源交界处，海拔 1871米，一般称大茂山或

者神仙山，又称神尖石、神峰，主峰又称奶奶尖、大黑山。④历史上，“汉以避文帝讳，改曰

常山。至周武平齐，复名恒山。”⑤唐避穆宗李恒讳改曰镇岳，⑥宋避真宗赵恒讳复曰常山。⑦，

元明以后复称恒山。⑧
 

恒山的传统地望在今河北曲阳西北，这一点典籍记载甚明⑨，是学者之共识⑩，在谭其骧

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地图上也有所反映11。为了行文方便，以下论述时，曲

阳西北之恒山，称“古恒山”；山西浑源之恒山称“浑源恒山”。 

 

三 浑源恒山之兴起 

 

浑源恒山位于今山西大同浑源县南，主峰天峰岭，海拔 2017米，又称玄岳、高氏山、

                                                        
①顾颉刚：《“四岳”与“五岳”》，游琪，刘锡诚主编：《山岳与象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 23

页。 
②薛增福，王丽敏：《曲阳北岳庙》，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 17 页。 
③有关曲阳北岳庙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薛增福，王丽敏主编：《曲阳北岳庙》，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

年。 
④王丽敏主编：《北岳恒山探源》，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 2 页。 
⑤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514页。 
⑥“曲阳，上。本恒阳，元和十五年更名，是年，又更恒岳曰镇岳”。《新唐书》卷三十九《志二十九·地理

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1019页。 
⑦“（定州博陵郡）上，曲阳。„„有常山、曲阳水。”（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

卷二《河北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 79 页。 
⑧有关古北岳恒山的情况请参见王丽敏主编：《北岳恒山探源》，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 
⑨参见《汉书·郊祀志》，《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

理志》，《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礼乐志》，《宋史·礼志》，《金史·地理志》，《金

史·礼志》，《元史·地理志》，《元史·祭祀志》，《括地志辑校》卷二，《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太平寰

宇记》卷六十二，《元丰九域志》卷二，《舆地广记》卷十一，《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上《腹里》等书的相

关记载。 
⑩清初改祀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有好几位著名学者考证这一问题，指出恒山在曲阳，不在浑源。顾炎

武有《北岳辩》一篇，阎若璩有《北岳中岳论》一篇，论证恒山在曲阳，北岳之祭亦应在曲阳。见顾炎武：

《亭林全集·亭林诗集》卷一《北岳辩》，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阎若璩：《北岳中岳

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光绪十七年南清河王氏铅印本，上海著易堂印行。钱大昕有《跋梦溪笔

谈》一篇，指出沈括记载北岳庙的错误，并特别指出后代主张改岳祀者曲解沈括原意，为浑源恒山制造证

据；钱氏复有《谒北岳庙》诗一首，指出浑源恒山之无据。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第 42 页以

及《潜研堂诗集·续集》卷五，第 290页，续修四库全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11请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 17-18 页，第 26 页，第三册第 39-40 页，第五册第 15-16

页，第 17-18 页，第 46-47 页，第 48-49 页，第六册第 16-17 页，第七册第 9-10 页。谭其骧：《中国历史地

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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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是山。①浑源恒山的最早兴起时间不会早于金元时期。金元时期的重要文人刘祁②是山西浑

源人。他以及与他交好的文人元好问、麻革都曾游历浑源山水并写下诗文。具体情况见《附

录》表一。从刘祁等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金元时期，浑源地方文人喜欢夸饰浑源山川之胜。

但是不管是浑源地方文人，还是外地来此游历的文人都没有恒山在浑源的观念。 

但是，有一点需要关切的是元好问、刘祁都提到了浑源一座名叫“岳神”或者“神岳”

的山。刘祁《游西山记》提到在玉泉寺望见“东则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间隐隐有楼观”，③

元好问有《念奴娇》词一阕，小序曰“饮浑源岳神仙会”。④元好问复有诗《玉泉二首》起句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宫官秩见僧碑”。⑤光绪《山西通志》认为此“岳神”即所谓“南山，

当时称岳神山，以有岳庙而名也。其观，《州志》谓唐武德中道士高门素所建。‘飞石’⑥之

说，盖即所托，与元好问诗‘上公官秩见僧碑’者可互证。”⑦
 

光绪《山西通志》通过比照刘祁、元好问的诗词游记认为“祁以州人记其乡山水至数千

言，于南山仅著此语⑧。好问在州于龙山、玉泉、李峪、望湖川并有题咏，诗中概称南山，

亦不以恒岳名。是在元时，惟黄冠缁流，彼此夸耀，士大夫不援为故实也。明人则直呼为恒

山矣”。⑨
 

正如岳神、神岳这些名字所提示的，当时的道士僧人可能有夸耀北岳在当地的说法。光

绪《山西通志》已经指出“是在元时，惟黄冠缁流，彼此夸耀，士大夫不援为故实也”⑩。

就麻革、刘祁等人游记来看，当时浑源恒山及附近山川寺院道观很多。浑源恒山最早称恒山

而且兴起，与僧道当有很大关系。梁勇先生在《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一文中也

指出浑源恒山“在五代、北宋时期战争影响较小，山上多庙宇寺观，僧侣道人称‘玄武山’、

‘玄武峰’、‘玄岳’、‘紫岳’。其中有些前代北岳恒山原有的寺观，在战乱中迁徙到此，甚

至佛、道人士自称恒山某某寺、观，为民间附会提供了可能。”11
 

就笔者检到的史料，有道教文献《甘水仙源録》中记载浑源道人行迹的传记两篇，或可

以作为前述观点的补充。具体情况参见《附录》表二。由这几条史料，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金

元之际，开始有道士认为浑源恒山为恒山。他们称之为古恒、古恒岳等。大概当时浑源道士

仍然承认曲阳西北之恒山的存在，但是认为浑源恒山为古恒山之所在。明清时期主张浑源恒

山为正统的人士认为浑源恒山是舜巡守所至之山，为古恒山，以此主张改祭浑源。12而前引

                                                        
①有关浑源恒山的情况请参考《五岳史话·北岳恒山》，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合订本。 
②刘祁，字京叔，号神川遯士，浑源人，生于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年），殁于元定宗海迷失后二年（1250

年）。有关刘祁的情况请参见（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说

明》以及卷十四的相关记载。 
③（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158页。 
④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四十二《新乐府一》，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985页。 
⑤同上，卷十《七言律诗》，第 237页。 
⑥恒山飞石是明清时期北岳祭祀争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神话传说，容后文详议。 
⑦光绪《山西通志》卷三十八《山川考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3037页。高门素或作“高明素”。 
⑧指前引“东则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间隐隐有楼观”一语。 
⑨光绪《山西通志》卷三十八《山川考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3037页。 
⑩同上，第 3037页。 
11梁勇：《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 2 期。 
12关于此，请参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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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古恒”的说法或为明人论调之滥觞。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金元时期有道士僧人称浑源恒山为恒山或者古恒山，但是在国家祭

典和正统文人的观念中一般并不认同这一点。道士僧人的说法只是处于乡野传闻阶段而已。 

在《大金集礼》卷三十四、《金史·地理志》、《金史·礼志》、《元史·地理志》、《元史·祭

祀志》等官方文献中均明确指出北岳恒山的地望在曲阳，祭祀亦在曲阳。 

在金元人文集中也可以找到不少歌咏曲阳古恒山的诗歌以及记载，可以证明金元时期士

人对于古恒山还是能正确指出其地望，而且喜作恒山游的。元好问有诗《北岳》①、《十三日

度岳岭》②，赵秉文有诗《谒北岳》③，元初名儒刘因有诗《送仲常游北岳》④都是描写古恒

山景象的诗作。 

元初张德辉《岭北纪行》记载张氏 1247年的行程： 

 

⑤

 

中山为今河北定州市，在曲阳之东，历史上曲阳曾属定州治，则张氏此处所记当为古恒

山。由以上可见金元时期，古恒山的地望以及作为国家祭祀大典中北岳的地位是确定的，没

有任何怀疑的。浑源恒山虽然有道士僧人夸示，指称为古恒岳、古恒山，但是地方士人并不

认同这一说法，更不用说国家大典了。因此金元时期，浑源恒山被看作恒山还处于萌芽阶段，

只是乡野传说，基本没有进入士人视野和国家祀典。 

 

四 明前期地方军事力量影响下的浑源恒山 

 

到了明代，太祖逐蒙古于塞外。但是蒙古部落仍然保存有相当大的实力，明蒙之间形成

了长期的对峙。尤其是成祖迁都北京后，浑源所在的大同地区军事地位日益重要。大同地方

军事力量的参与，使得浑源恒山不断争得地位，以至于到明末时，恒山在浑源成为士人的一

般观念，并且得到了政府相当程度上的认可。 

最早介入浑源恒山正名活动的是龙虎将军山西行都指挥使司⑥副使王侯约。洪武十二年

（1380 年）夏，大同地区“不雨，麰麦半收，秋淫雨洊至，禾黍□黑，冬雪不积地，明年

                                                        
①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四《七言古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83-84

页。 
②同上，卷十《七言律诗》，第 227页。 
③（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六，畿辅丛书，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刊本。赵氏此诗有诸多

历史信息，后文仍会讨论。 
④（元）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八，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150页。 
⑤（元）张德辉：《岭北纪行》，见贾敬颜著：《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34页。 
⑥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镇大同。正使为龙虎将军周立，副使为王侯约。二人于洪武五年（1372年）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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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时雨弥罕”，王侯约认为恒山在其治内，虽然其国家祭祀在他地，但是自己仍有祭祀求雨

的责任。于是带领僚属到浑源恒山的北岳祠求雨，还复建了北岳祠，①请当时的浑源州知州

郑允先撰写了《重修恒山岳庙记》。②
 

他的这一活动，对于浑源当地的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耆耋交贺，里氓劝趋，月不载

期而功告成”③。这无疑对于地方民众的浑源恒山信仰有着很大的暗示和鼓励。而且都指挥

副使倡修，浑源州知州撰写碑文，充分显示了地方军事力量以及地方政府对于浑源恒山地位

以及岳神信仰的认可。在这里还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王侯约对于自己祭祀浑源恒山求雨事件的解释。他接受了民间传说，认为恒山在

浑源，而且自己作为封疆诸侯有权力也有责任祭祀北岳求雨。 

第二，王侯约认为恒山在浑源，而以飞石之故建祠于他处，即曲阳。恒山飞石的神话传

说是明清时期岳祀争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浑源恒山说的支持者认为舜巡守所至为浑源恒

山，后来恒山飞石于曲阳，才在曲阳建祠。此时的飞石传说还比较简单，说舜十一月巡守至

于恒山，“厥后飞石东迁，卒建祠于曲阳”。④王的观点说明至迟到洪武十三年（1381年）浑

源以道士僧人为代表的地方民众已经为了证明恒山在浑源而编造了恒山飞石至曲阳，建祠于

彼的传说。如果考虑到王氏的说法必定是有所传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恒山飞石传说至

少在元代就已经在浑源流传了。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关于恒山飞石传说最早的源流，大

概可以追溯到金，并且也不一定就是浑源道士僧人凭空编造出来的。其最早出现的原因是曲

阳一带可能出现过天降陨石一类奇异的现象。金赵秉文的《谒北岳》诗有“荒碑刓岁月，飞

石□乾坤”⑤一句。元初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中收录了一篇作于元太宗元年（1229年，

金正大六年）的《题恒岳飞来石》，还有一篇《万松老人真赞》，两篇文章提到曲阳北岳庙前

有飞来石。⑥
 

由赵秉文与耶律楚材的诗文，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金元之际曲阳北岳庙已经出现了飞

来石。复查曲阳北岳庙所存唐宋碑刻⑦，无一提及飞石之事。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金至

元初期曲阳一带可能出现过天降陨石一类奇异的现象⑧，时人附会为从古恒山飞来北岳庙。

元好问《续夷坚志》专门记载了《山石飞墜》一节，提到了金元之际名将恒山公武仙遇到的

                                                        
①顺治《恒岳志》卷中《重修恒山岳庙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第 58-59 页。 
②同上，第 58-59 页。 
③同上，第 59 页。 
④同上，第 58 页。到后来这个传说逐渐复杂，容后文细论。 
⑤（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六，畿辅丛书，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刊本。 
⑥（元）耶律楚材著，谢方点校：《湛然居士集》卷八，第 173-174页，卷三，第 44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万松为耶律楚材的禅宗老师，恒州四众敦请万松事，当指曲阳戒坛会首大师邀请万松一事。见同

书卷三《寄曲阳戒坛会首大师》，第 45 页。《万松老人真赞》与《寄戒坛会首大师》两文作于元太宗五年至

八年间（1233-1236年）。 
⑦据王丽敏主编《北岳恒山探源》一书附录之唐五代宋碑刻表统计，北岳庙中现存唐碑四通，五代碑一通，

唐五代题记 64 份，宋碑 6 通，宋代题记 106份。时间起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止于宋宣和四年（1122

年）。 
⑧王丽敏先生主编的《北岳恒山探源》已经指出飞石是神话传说，是从外太空落到地球上的陨石。见王丽敏

主编：《北岳恒山探源》，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 146页。感谢王先生的提示。笔者认为曲

阳很可能出现的是天降陨石现象，但也不能排除龙卷风携带而来的石雨等现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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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飞墜的奇事。①虽然元好问没有直接提到恒山飞石，但是他的记载透露出当时有类似的

飞石传说流行。时人附会恒山飞石，也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心理背景。因此笔者认为最早出现

恒山飞石传说的是曲阳地区。当时曲阳可能出现过天降陨石一类异事，人们遂附会为曲阳古

恒山飞石至岳庙。而这一传说流传到浑源地区，就经过改造，认为浑源恒山飞石至曲阳，遂

建祠于其地，成为金元时期浑源地方民众附会恒山在浑源的基础。而到洪武十三年（1381

年），都指挥使王侯约、浑源州知州郑允先等地方上层人物承认了这一传说，为浑源恒山张

目。 

第三，浑源州知州郑允先的《重修恒山岳庙记》为浑源恒山北岳祠建构了辉煌的历史。

舜巡守至于恒山后，飞石东迁，“恒山之祠废不复举„„逮元魏氏都云中创宫观以表厥灵，

唐先天中锡以王爵，玄宗临御诏赐观曰龙泉观，以龙湫居岳阴也。至宋祥符间，秩封位号，

益加显隆，辽金之际风亭露榭，缔构日新，莫可殚纪。”②舜巡守四岳之事是汉儒编造附会之

词，这已经顾颉刚先生指出，不必多论。③郑氏云“元魏氏创宫观以表厥灵”的依据大概有

两条。《魏书》卷一百八十一“（泰常三年）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乾水之阴，春秋遣有司祭，

有牲及币。”④这一条只能说元魏立五岳四渎之祭于桑乾水，与浑源恒山无关，更何况当时并

没有把浑源恒山附会为北岳恒山之说。《魏书》卷一百八十一“泰延元年，立庙于恒岳、华

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⑤当时恒岳在曲阳古恒山，郑氏曲解文意认

为是立祠于浑源恒山。至于唐先天中赐王爵，宋祥符间加封号之事⑥都是在曲阳古恒山，与

浑源恒山渺不相涉。唐玄宗赐观龙泉或有其事，但是也只是建道观来弘扬道教，与建北岳祠

无关。光绪《山西通志》引《浑源州志》云“（其观）州志谓唐武德中道士高门素所建。飞

石之说盖即所托。”⑦如果我们相信这一说法的话，那么所谓北岳观、北岳祠大概最早是唐代

道士所建之道观而已。到金元时期，浑源道教兴盛，道观众多⑧。或有道观承高门素所建，

自称北岳观或者北岳祠，为当地民众所信奉，视为求雨灵异之地。到明初，观已倾颓，⑨但

是当地仍有北岳求雨之信仰。于是王侯约乃求雨于此，并复建了北岳祠。 

在此之后，浑源恒山的影响逐渐扩大。景泰年间所修《寰宇通志》卷四记载： 

                                                        
①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五十一《续夷坚志四》，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第 1227页。 
②顺治《恒岳志》卷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58 页。 
③顾颉刚：《“四岳”与“五岳”》，游琪，刘锡诚主编：《山岳与象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④《魏书》卷一百八十一《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2737页。 
⑤同上，第 2738页。 
⑥唐天宝五年（746年，而不是郑允先提到的先天中）封北岳为安天王，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加封北

岳为安天元圣帝。 
⑦光绪《山西通志》卷三十八《山川考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3037页。高门素或作高明素。 
⑧郑氏文中所谓“辽金之际风亭露榭，缔构日新，莫可殚纪”一语或就反映了浑源道教兴盛之情况。又《浑

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记》云“浑源长高定„„曰龙泉、曰金泉、曰玄元，皆名观也。”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映当地道教的兴盛。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八）卷二四六《王鹗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2 页。 
⑨“遂遣偏校督兵徒闢遗址，薙榛荆，举粪壤。复捐缗钱若干贯，鸠集工匠储材于山，陶埴于场，始筑庭坛，

移新易故。”说明此观或祠已倾颓。见顺治《恒岳志》卷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

鲁书社，1996年，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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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八十一记载： 

天顺间据《寰宇通志》重编的《大明一统志》卷二记载： 

卷二十一记载： 

我们注意到景泰、天顺间的《一统志》，都能指明曲阳古恒山的地望，但是吸收了恒山

飞石至于曲阳建祠的传说，⑤并且认为浑源亦有恒山，为舜巡守之地。景泰间的说法还称浑

源恒山为“古北岳”，为浑源恒山寻找依据，声称其山之南即为曲阳之境。⑥而天顺间，则径

称浑源恒山为“北岳”。 

之后，大同地方军事力量参与浑源恒山形象塑造的时间当在成化年间。成化元年（1465

                                                        
①（明）陈循等撰：《寰宇通志》卷四，玄览堂丛书续集，1947年国立中央图书馆据明景泰本影印，第 4 页。 
②同上，卷八十一，第 2 页。 
③（明）李泰等修：《大明一统志》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8 页。 
④同上，卷二十一，第 5 页。 
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书采用的飞石传说不是舜巡守飞石，而是唐贞观年间飞石建祠。 
⑥从明清至今都有人以两恒山实为一脉解释两恒山的问题，其说实属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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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蒙古犯边，彰武伯杨信挂征西将军印，镇大同。在出征之前，杨信去祭祀浑源恒山，

而且最终大胜蒙古军队，取得了胡柴沟大捷，大同地方官员郝渊立石于山上以纪其功  

在此，杨信遇兵辄祷于北岳，反映了大同地方军事将领对于北岳恒山神力的依赖。而祷之辄

应，大败蒙古于胡柴沟，无疑更加深了军事将领对于浑源恒山的信仰。 

成化四年（1468 年），大同巡抚王越②到镇后，立即兴工重修北岳祠，并责成知州关宗

负责其事  

这里需要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同巡抚王越到任后马上“有事于庙”，④而且命令浑源知州关宗重修北岳庙。说

明王越作为大同地方军事将领，对于浑源恒山的信仰与依赖。而且在记述重修事迹的《重修

恒山北岳庙记》中，作者刘翊把成化三年（1467年）王越以老弱之卒大败毛里孩的边功⑤归

功于岳神的福庇。 

如果联系到“土木之变”后，明廷在对蒙古的战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那么王越作为地方

军事将领把对蒙战争更多的系于恒山神的福庇，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二，浑源州知州关宗完成重修岳庙的工作后，即“走书京师”⑥，请求侍读学士刘翊

写记，为此事扩大影响。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至成化年间，浑源恒山说得到了大同地方军事力量出于自己一方

利益考虑的强力支持，已经进入上层视野，编进了《一统志》。而后来要求改祀的官员引用

的一条重要证据就是《一统志》的记载，容后文详论。 

 

五 明中后期的岳祀争论 

 

由于浑源恒山地位和影响的不断上升，到明中叶开始出现要求改祀北岳于浑源的举

动。 

弘治六年（1493年）七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要求改祀北岳于浑源 ⑦
 

                                                        
①（明）何出光：《北岳庙集》卷九《岳文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第 815页。此

碑文乃进士陆玑所撰，为《北岳庙集》转录《浑源州志》之文。至于转引自何一刊本之《浑源州志》，则尚

待考证清楚。 
②王越，字世昌，大名（今河南浚县，时属北直隶大名府）人，明中期名将。 
③关宗请侍读学士刘翊为此事作记。顺治《恒岳志》卷中《重修恒山北岳庙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60 页。该文为侍读学士刘翊撰。此文又见于（明）何出光：《北

岳庙集》卷九《岳文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 816-817页。 
④同上，第 60 页。 
⑤王越大败毛里孩事，顺治《恒岳志》不知何故脱落，请参见（明）何出光：《北岳庙集》卷九《岳文考》，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 817页。 
⑥顺治《恒岳志》卷中《重修恒山北岳庙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 60 页。 
⑦《明孝宗实录》卷七八，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 1506页。马文升的奏疏请参见（明）张瀚辑

《皇明疏议辑略》卷十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19-20 页，以及（明）马文

升：《马端肃奏议》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751-752页。马文升，河南钧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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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升在奏疏中认为五代晋失河北地，宋未能统一浑源恒山所在的幽云地区，故祭恒山

于曲阳。而在明成祖定鼎北京以后，曲阳恒山在都城之南，因此应该改祭于浑源。前面已经

指出祭恒山于曲阳不始于宋，证据确凿，不必一驳。值得关注的是，马文升认识到飞石之说

只是俗传，因而曲解历史，重新编造了改祭的历史证据。至于马文升提出宋失云中，始祭恒

山于曲阳的原始依据，已经明人沈鲤指出。在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礼部尚书沈鲤的《议

改北岳疏》中指出“其谓五代之后祭于曲阳者，盖因宋失幽并，遥祭北镇医巫闾山于定州北

岳祠中，遂误以为望祭北岳耳。”①马文升引用《周礼》没有明确指出恒山地望的经文，而回

避了汉唐以来言之凿凿的经史著作，引用《大明一统志》，却回避了同一书中关于曲阳恒山

的记载。这都说明马文升奏疏是在刻意制造浑源恒山的历史，为其正名。②当时的礼部尚书

耿裕打算照马文升的办，但是被礼部侍郎倪岳阻止。③倪岳有疏文一道专论改祀一事。④在疏

文中，倪引经据典认为历代祭祀北岳于曲阳明白无误，并不是始于五代宋之际，因此祭于曲

阳是合于礼制的。浑源恒山之祭只见于州志碑刻，别无经史证据，当继续祭于曲阳。不过倪

岳疏文中需要注意的有： 

第一，倪疏引《北岳祠事录》附载《浑源州志》一段云： 

此处所引《浑源州志》或为弘治年间刊本。但不管是哪一年刊本，都说明了浑源地方人

士为了证明恒山的合法性，不断编造历史，飞石传说到这里更加复杂，也更加完美。 

第二，倪疏到最后说： 

                                                                                                                                                               
明中期名臣。 
①（明）沈鲤：《亦玉堂稿》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231页。 
②顾炎武有《北岳辩》一篇，专门批驳马文升的观点。见（清）顾炎武：《亭林全集·亭林文集》卷一，四

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第 73 页。光绪十九年（1893年），曲阳县知县将此文立碑，今曲

阳北岳庙此碑仍存。 
③“下礼部议拟改议，尚书耿裕欲从。会官议，侍郎倪岳不可，遂止。”见（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

三·外篇》，《纪录汇编》卷一百五十，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本，第 11 页。 
④（明）倪岳：《青谿漫稿》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114-117页。 
⑤同上，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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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虽然倪岳虽然坚持曲阳之祭，但是仍作了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浑源恒山及

其祭祀作为地方行为的合法性。 

倪岳坚持仍祭恒山于曲阳，驳回了马文升的疏请，得罪了马文升。据张志纯《南园漫录》

记载，马文升疏请改祀被倪岳否决后，对张志纯说“倪非以志必可信也。其父谦无子，尝遣

祀曲阳之北岳。因私祷神求子。夜梦岳神捐旁侍一人与之。后遂生倪公因名岳。以是渠固执

不改祀。”③后来，清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一书中在论及弘治六年（1493 年）北岳改祀

之争时承袭了这一传说。④清人修《明史》为倪岳立传，也采用了这一的传说，云“父谦，

奉命祀北岳，母梦绯衣神人入室，生岳，遂以为名。”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弘治六年（1493

年）争议的影响很大，也说明马文升作为明中期边功赫赫的名臣的影响力。因此有理由相信

这一争议虽然以马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对于浑源恒山提高其地位及其在士人中的印象起了很

大作用。 

在争论正盛之时，浑源北岳庙重修也告竣工。弘治二年（1489年），大同知府阎钲希望

重修北岳庙，请于大同巡抚侯恂。侯恂“以为北岳名山，祀典攸系。慨然给以本庙香钱，檄

知州董锡总督其事，吏目赵克明分理之”⑥，至弘治六年（1493年）秋完工。浑源知州董锡

“以事神大役，不可泯其状”⑦，乃请礼部尚书耿裕作记。耿裕在《重修北岳庙碑铭》中，

引用州志讲述了与倪岳所述情节大致相同的飞石传说，并且坚持认为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

处。值得关注的是，浑源地方人士重修北岳庙的时间与马文升疏请改祀的时间出现在同一年

份的下半年，而且都牵涉到了礼部尚书耿裕。这两件事之间很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因果

关系。 

到弘治七年（1494年），浑源地方人士又有新的举动为浑源恒山正名。曲阳北岳庙前有

飞石，浑源恒山有飞石窟。为了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浑源知州董锡派人到曲阳，“量彼石，

                                                        
①浑源在元初称恒阴县一事或为虚构，笔者在学年论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但是笔者没有十足把握论证

这个命题的正确，仍需继续讨论。 
②（明）倪岳：《青谿漫稿》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117页。 
③（明）张志纯：《南园漫录》卷二《北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266页。 
④（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北岳祀典》，传世藏书，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 4

页。 
⑤《明史》卷一百八十三《倪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4864页。 
⑥见耿裕所作《重修北岳庙碑铭》，顺治《恒岳志》卷中《重修北岳庙碑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61 页。 
⑦同上，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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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九尺，阔四尺，厚一尺二寸，此窟广狭不少□差，钲上题‘飞石窟’三字。”①大同知府阎

钲为此事写了《飞石窟记》。这件事本身很可笑，但是它说明浑源地方人士在改祀之争失败

后，继续采取新的行动为浑源恒山正名。在记中，阎钲转述了与倪岳、耿裕所云大致相同的

飞石传说。而此时他又为这个传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弘治十四年（1501年），宣大两镇的战马出现了瘟疫，不断有马匹倒毙。在冷兵器时代，

骑兵对于战争胜负起着关键作用。尤其是面对蒙古大规模的骑兵力量，战马在明军对蒙作战

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马瘟引起明中央政府的极大关注。除了不断向宣大两镇补充马匹

外，再就是转向了福庇一方的北岳神。“兵部以宣大二边马灾未息，请遣巡抚大同都御史刘

宇祭北岳北镇之神。从之。”②刘宇与太监陆訚、都督庄鑑“相与竭诚祷于庙下，即获响应。

踰年仓厩既盈，战守有备，军令大行，边警宁息。”③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明孝宗对

于浑源恒山的认可态度，并且祷之辄应更为浑源恒山增加了神秘色彩。 

第二年已经升任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再次上疏要求改祭北岳于浑源。马文升在弘治六年

（1493 年）上疏失败的情况下，再次上疏要求改祀，应该与祷马瘟获应存在一定的因果联

系。这一次礼部依旧否决了马的意见。但是与弘治六年（1493 年）倪岳的说法相比，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 

礼部几乎完全承认了马文升对于恒山地望的看法，但是没有采信舜巡守至于浑源恒山的

说法，并且把明太祖搬了出来，主张仍祭于曲阳，但是可以修葺浑源北岳庙。④笔者认为，

礼部是在地方军事力量的巨大压力下采取这种折中态度的。 

虽然改祀要求失败，但是主张浑源恒山说的人士得到了鼓励。在马文升上疏的次月，即

弘治十五年（1502 年）七月，大同巡抚刘宇重修浑源北岳庙。他“行视庙西向僻陋，图谋

改作„„循山相度得地于中峰之麓，平衍端直，诸山环拥，皆以为宜。而公不敢专也。疏请。

诏亦从之。”⑤于是刘宇在今浑源北岳庙的位置重建了北岳庙，原庙改为寝宫。到弘治十六年

（1503年）三月，功成。在弘治十四至十六年（1501-1503年）的这一系列事件中，军事力

量基于对浑源恒山神的边事福庇期待而参与浑源恒山正名活动的意图是很明显的。礼部尚书

吴宽为重建北岳庙写的《重修北岳庙碑铭》中也透露了这一信息。 

                                                        
①大同知府阎钲《飞石窟记》，转引自王丽敏主编：《北岳恒山探源》，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

第 142-143页。文中“钲”即阎钲。非常遗憾的是，笔者未能见到任何一种版本的《浑源州志》，希望以后

能弥补这个遗憾。 
②《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一《弘治十四年二月》，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 3104页。补充军马的

记载，如同页记载“再给大同军马五千匹”。 
③见礼部尚书吴宽所作之《重修北岳庙碑铭》。顺治《恒岳志》卷中《重修北岳庙碑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62 页。 
④《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一《弘治十四年二月》，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 3104页。 
⑤顺治《恒岳志》卷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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芃芃 羖

到嘉靖年间，浑源恒山的影响更加广泛。在嘉靖十六年（1537 年）保定巡抚刘夔重修

了曲阳北岳庙，真定府知府宋宜为此事立碑。吏部尚书许赞撰写碑文，兵部尚书张瓒书写碑

文，户部尚书王尧封篆额。在这通立于曲阳北岳庙的碑中说： 

这块碑牵涉到保定巡抚、真定知府、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说明曲阳所在的

地方官员也承认了浑源恒山说，而且浑源恒山说在中央有着相当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户科给事中陈公③上疏要求改祀北岳于浑源。

“丙午岁，户科河南陈公论飞石之诬，奏罢曲阳庙祀，仍举于浑源州之恒山，以曲阳非恒山

之所在。正祀典而扩土宇。”④此事亦被驳回。对于此事，时任曲阳县知县的周寅认为陈的说

法“亦正论也”，⑤他对为什么祭祀北岳在曲阳的解释是“曲阳无北岳之山而乃北岳方位之地”。

⑥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曲阳知县，他已经不能指出曲阳古恒山的所在了，而是径直认为“恒

山居五岳之一，而雄峙于云浑”⑦，并且为曲阳庙祀找了一个很牵强的理由⑧。在当时陈氏上

疏，朝廷争论的情况下，曲阳本地民众“恐遂毁兹庙而无所祷焉”⑨，无所作为，并且可能

存在豪强之人侵占庙地的倾向。周寅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写的《明北岳庙图记》中

说： 

                                                        
①同上，第 62 页。 
②韩成武，王丽敏著：《北岳庙碑刻选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 122-123页。 
③此人的名字尚未查考出来，可能是河南鄢陵人陈棐，但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④薛增福，王丽敏：《曲阳北岳庙·明北岳庙图记》，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 142页。此事

在《明实录》中未见记载。 
⑤同上，第 142页。 
⑥同上，第 142页。 
⑦同上，第 142页。 
⑧即所谓“曲阳无北岳之山而乃北岳方位之地”。 
⑨同上，第 142页。 
⑩同上，第 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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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周寅 

 

我们看到，在浑源恒山已经取得强势地位的情况下，甚至于曲阳本地的官员民众也不能

明了曲阳古恒山的情况，并向上建言，提出本地的看法。 

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又有一件事提高了浑源恒山的地位。明世宗后期好道，下令

到各地名山采取灵芝进贡。根据时任大同府通判的宋茝在《采取玄芝记》中的记载，嘉靖三

十五年（1556年）明世宗用北岳玄芝，“真定守臣求于曲阳县恒山不获，乃上言古北岳在山

西大同府浑源州，有虞舜巡狩遗迹在焉。请下彼处求之。”②而且还真在浑源恒山采得了“真

芝十二本„„是后岁岁取芝”③。这件事增加了浑源恒山的神秘性，最重要的是曲阳恒山所

在的地方官员正式向明廷承认浑源恒山的合法性。 

到万历十四年（1586 年），“上以天旱，遣官祭南郊北郊神祗坛，且行令河南等处巡抚

祭其境内岳神。”④大同巡抚胡来贡乘此机会再次要求改祀北岳于浑源州。礼部尚书沈鲤在《议

改北岳疏》中，恢复到倪岳时的态度，引经据典，驳斥浑源恒山说的无据，坚持曲阳之祀。

⑤
 

 

六 明代岳祀争论的分析与清初改祀 

 

浑源恒山之所以在明代地位不断提升，不断有官员要求改祀。一方面与曲阳古恒山的知

名度不断下降有关。梁勇先生在其《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一文中已经详细分析

了曲阳古恒山知名度不断下降的原因。⑥并且正是古恒山知名度的下降，使得浑源恒山有了

出现的契机。而浑源恒山出现具备的条件，梁先生在其论文中，王丽敏先生在其主编的《北

岳恒山探源》⑦一书中都作了详细分析。总结起来主要就是浑源道士僧人原称浑源恒山为“玄

武山”、“玄武峰”，“玄武”在传统文化中代表北方；本来在曲阳恒山的寺观因战乱迁徙至浑

源，仍自称“恒山某某寺观”；浑源恒山与曲阳恒山一水相连，一谷相通；有些官吏文人在

                                                        
①同上，第 143页。 
②顺治《恒岳志》卷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66 页。 
③同上，第 66 页。 
④《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一《万历十四年十二月》，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 3386-3387页。 
⑤（明）沈鲤：《亦玉堂稿》卷二《议改北岳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230-232页。 
⑥梁勇：《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 2 期。 
⑦王丽敏主编：《北岳恒山探源》，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 177-180页，尤其是第 178-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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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源恒山伪造各种遗迹，附会本来发生在曲阳恒山的历史事件于其上。 

明代浑源恒山在其历史塑造以及“合法化”过程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地方军事力量的

参与。洪武永乐以后，尤其是正统以后明军在对蒙作战中，始终处于被动防守地位。这使得

以大同地方军事力量为代表的明政府往往转向神灵的保佑，而北岳作为奠基北方的名山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心灵依托。 

实际上，中原王朝一直有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因此，北岳恒山神作为奠基北方

的大神，就有着比其他四岳更多一点的军事保护神的色彩和军事功能。从曲阳北岳庙碑刻中

可略见其端绪。《附录》表三仅是依据《北岳庙碑刻选注》以及《曲阳北岳庙》所收录之碑

刻略加整理而已，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大略看出中原王朝对于北岳恒山神的军事保护功能的依

赖。 

到了明代，太祖北逐蒙古于塞外，但是蒙古仍保留着很强的力量，形成了终明一代的明

蒙对峙态势。明太祖主动出击，多次派兵深入大漠讨伐残元势力。明成祖起北京，更加注重

北方边防，五次亲征，三犁王廷。但是到洪宣时代，明初的积极防御政策转入消极防御。正

统年间，瓦剌兴起，明北方边防废弛，终于酿成“土木之变”。明廷的对蒙作战信心受到了

极大打击。此后，明军对蒙古的防御处于更加消极的状态。军队士气沮丧，官兵遇敌怯战，

致使蒙古骑兵拆墙而入，犹入无人之境。①
 

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对于作镇朔方的北岳恒山神有相当的期待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修

于万历年间的《北岳庙集》就收录了许多祈求北岳恒山神保佑战事顺利的祭文，具体情况请

参见《附录》表四。 

从表四碑刻，略可看出在明军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明政府尤其是明军将领对于北岳恒

山神的期待。但是就笔者见到的曲阳北岳庙碑刻祭文中，只有一例明确提出恒山在曲阳。②其

他的不是没有提到恒山地望问题，就是认为恒山在浑源，而祭在曲阳。这又反映了当时浑源

恒山的强势地位。 

在明代边防中，大同是九边重镇之一，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在蒙古连年侵扰大同，战

事不利的情况下③，大同的地方军事将领向北岳恒山神祈求保护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因此

他们不断参与浑源恒山的形象塑造活动。而且在曲阳古恒山知名度下降的情况下，强势的大

同地方军事力量无疑掌握着话语权。④
 

土木之变后，大同军事地位日益重要，大同地方军事力量发言权增大，同时由于明军受

到沉重打击，出现畏战情绪，⑤希望借助于神力保护战事顺利。在这种情况下，大同地方军

                                                        
①关于明蒙关系更加详尽的分析请参见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第八章《明代的民族政策》，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886-902页。 
②保定巡抚曹亨在隆庆元年的祭文中说：“亨昔披览五岳图，已知岳镇在曲阳。”见于（明）何出光：《北岳

庙集》卷四《祀章考·抚院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 771页。 
③就笔者根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认定的战役记载作的统计，宣德元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426-1619年）

近二百年间，明蒙之间大小 211战。自正统元年（1436年）至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款塞，涉及到大同

的战事就有 44 次。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 
④就如我们上文提到的，直隶的地方将领官员大部分也采信了浑源恒山说。 
⑤如《明史》卷五十八《于谦传》记载于谦批评大同参将许贵“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

诛。”，又记载英宗复位后“俄有边警，帝忧形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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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力量推动改祀是很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弘治十四年（1501年），宣大两镇马瘟流行，马匹

大量损失，边防吃紧。明廷派大同地方将领诣浑源恒山祈祷获应。而此事恰巧出现在马文升

二次建议改祀北岳之前，这中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嘉靖中后期，俺答以大同为主

要进攻方向连年侵扰内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因大同总兵仇鸾畏战，最终导致俺答

包围京师，史称“庚戌之变”。以俺答为首的蒙古部落对于明廷尤其是大同地方的威胁很大，

战事连年。这有可能就是河南陈公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再次要求改祀的潜在动因①。

虽然到隆庆四年（1570 年），俺答款塞，但是明政府内部仍然不敢懈怠②。就附录表四列表

来看，明将领在北岳庙祭祀请求岳神保护边防的仍有七件，时间从万历七年（1579 年）到

十六年（1588年）。这可以看作是大同巡抚胡来贡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要求改祀的一个

潜在因素。③
 

虽然不断要求改祀又不断被驳回，但是浑源恒山的地位和影响随之不断上升。万历十

六年（1588年），王士性游览浑源恒山，在此之前他已到过曲阳北岳庙。虽然他认识到两个

恒山的问题，但是最后却说“总之，在浑源者是。”④徐霞客在崇祯六年（1633 年）游览浑

源恒山，认为浑源恒山为北岳。而从他的北上的路线来看，他应当从曲阳恒山附近经过，却

没有游览曲阳恒山。⑤在明晚期编纂的游览指导书籍如《名山胜概记》等都以浑源恒山为北

岳。到晚明，浑源恒山已经在明人观念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曲阳恒山几乎失去了发言权。 

明亡清兴，顺治十七年（1660 年），刑科给事中粘本盛上疏要求改祀北岳于浑源。经

过激烈的争论，改祀北岳于浑源，⑥最终完成了恒山文化形象的地理转移。 

 

七 余论 

 

浑源恒山在金元时期只是道士僧人夸示的北岳恒山，还基本没有进入国家和士人的视

野。到明代由于大同地方军事势力等基于对北岳功能的现实诉求的强力推动，浑源恒山地位

不断提升，完全掌握了话语权，曲阳恒山不断被边缘化。不断有官员推动改祀北岳于浑源州。

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国家祀典的地理转换，

而且是地方力量的较量与话语权力的交锋，体现了在形势变化与功利诉求之下，地域社会变

迁及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改祀后，曲阳北岳庙废而不用。但是曲阳地方官员坚持修葺北岳庙，从康熙到光绪，

修葺不断。他们在重修碑记及相关地方志文献中，继续表达了对昔日辉煌的留恋及本地国家

                                                        
①关于嘉靖隆庆间明蒙关系详情请参见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第六章第二节，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209-213页。 
②以《附录》表四中所述直隶巡按李栋的说法为代表，“外以默助乎边陲，不以虏之纳款而失防”。 
③胡来贡要求改祀的直接动因是神宗以天下大旱，下令五岳所在地方的守臣祭祀五岳。 
④（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五岳游草·恒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⑤（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游恒山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⑥“（顺治十七年）用礼臣言，改祀北岳于浑源”。《清史稿》卷八十三《志五十八·礼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第 2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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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典的坚持与期盼。①
 

 

 

 

 

 

 

 

 

 

 

 

 

 

 

 

 

 

 

 

 

 

 

 

 

 

 

 

 

 

 

 

 

 

                                                        
①鉴于本文容量有限，关于清顺治年间改祀的争论及改祀后的影响和各方反应，容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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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录 

表一 金元时期咏浑源诗文简表 

人物 地望身份 游历山川 评价浑源山川 称呼浑源恒山 资料出处 

 

 

麻革 

 

虞乡（今山

西 永 济 ）

人，刘祁好

友 

 

龙山，大云

寺 ， 玉 泉

寺， 

“魏公„„是邦

诸山若南山，若柏

山，业已游矣。惟

龙山为绝胜，姑

缺”①
 

 

 

南山 

 

《游龙山记》，

见《归潜志》

卷十三 

 

 

刘祁 

浑源（今山

西 浑 源 ）

人，金元之

际 重 要 文

人 

永安山、玉

泉 寺 、 龙

山、龙山寺 

“余髫龀间，尝闻

先大人言，龙山之

胜甲乡山”②
 

 

岳神山 

《游西山记》，

见《归潜志》

卷十三 

 

 

元好问 

 

秀容（今山

西 忻 州 ）

人，金元之

际 文 坛 盟

主，与刘祁

相交 

 

龙 山 、 玉

泉、李峪、

望湖川 

“曩予尉大梁，得

交此州雷与刘③。

自闻两公夸南山，

每恨南海北海风

马牛。”④
 

 

 

南山、岳神山、

神岳 

《玉泉二首》，

《浑源望湖川

见百叶杏花二

首》，《李峪园

亭看雨》，《游

龙山》，《念奴

娇》，见《元好

问全集》 

 

 

 

 

 

 

 
                                                        
①（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151页。 
②同上，第 156页。 
③“雷与刘”当指雷渊与刘祁，均为浑源人，仕金，元好问好友。 
④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五《杂言》，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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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金元时期道人与浑源恒山简表 

人物 年份 内容 称呼浑源恒山 备注 

史志经 兴 定 五 年

（1221年） 

“遁迹投玄，礼恒岳刘真

常为师”①
 

恒岳 史志经为刘真常

门人 

刘真常 元 太 宗 六 年

（1236年） 

（尹清和）“会君于古恒岳

之阳”②
 

古恒岳 刘真常为浑源隐

士刘柴头门人 

刘真常 元 定 宗 元 年

（1246年） 

“夏五月庚申，旋车古恒”

③
 

古恒 是年，刘真常羽

化。 

 

 

 

 

 

 

 

 

 

 

 

 

 

 

 
                                                        
①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八）卷二四六《王鹗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1 页。 
②同上，第 23 页。 
③同上，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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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曲阳北岳庙所见明以前北岳军事色彩碑文简表 

立碑时间 撰碑人 身份 内容 备注 

 

开元九年

（721

年） 

 

 

韦虚心 

 

 

御史中丞 

“先天二年，有瀛州清苑人魏名确爰因行

李至庙前，乃见二人，一者白衣，一者紫

服，侍从甚肃，进止不凡。自云：‘我是

五岳大使，发兵马六十万众，为国讨贼。

五岳大神九月三日俱来此山，大为欢

会„„惟神妙略遐举，猛锐长驱，不动戴

鶡之师，已决阵蛇之效”①
 

据《北岳庙碑刻

选注》的解析，

此事与玄宗朝，

唐和奚、契丹的

战争有关。 

开元十五

年 （ 727

年） 

 

张嘉贞 

 

定州刺史 

“而今猃狁不炽，已万余辰，边隅于是乎

静„„惟神幽赞已成，惟君能事斯毕”②
 

 

— 

 

 

开元二十

三年（735

年） 

 

 

 

郑子春 

 

 

 

陈州长史 

“自东胡逆命，多历年岁„„初有高阳人

田登封，于此祈福。神君降形而谓之曰：

‘吾方助顺，取彼残孽，殄歼元恶，悬诸

槁街。’果如其期，止暴宁乱，兵不血刃，

野不曝骸，乃圣乃神，幽赞斯在„„贤才

是召，凶族咸窜。蕞尔林胡，假息离叛。

歼魁抚胁，人神协赞。”③
 

据《北岳庙碑刻

选注》解析，此

事当与张守珪

败契丹有关。 

天宝七年

（748

年） 

 

李荃 

 

翰林院学

士 

“君恩覃兮流汤汤，汩神道，荡鬼方。四

渎为公兮五岳王，山戎臣首而犬戎北亡。”

④
 

 

— 

天宝七年

（748

年） 

 

康杰 

 

— 

“若国有兵戎，贾君于是告虔而群凶失

险”⑤
 

此为李荃碑碑

阴。 

天祐十三

年（916

年） 

 

刘端 

定州节度

使王处直

下礼部员

外郎 

“丰省亡机讨南征盖神之助人。安俗阜深

凭阴德之功。而又巨夏多艰，中原尽蠢⑥，

大万久离于四表，太平永在于三州。”⑦
                                                                                      

 

— 

                                                        
①韩成武，王丽敏主编：《北岳庙碑刻选注·大唐北岳府君之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 11

页。 
②同上，《北岳恒山祠堂碑》，第 25 页。 
③同上，《大唐北岳神庙之碑》，第 33-34 页。 
④同上，《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第 44-45 页。 
⑤薛增福，王丽敏主编：《曲阳北岳庙·安天王碑阴》，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 111页。 
⑥“蠢”可能为“蠹”字，待考。 
⑦薛增福，王丽敏主编：《曲阳北岳庙·王处直碑（五代）》，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 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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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二年

（991

年） 

 

 

王禹偁 

 

 

左司谏  

“介尔繁祉，庇吾边民，况犷俗之未平，

冀阴平而助顺。或示之祸福，革彼豺狼之

心；或鼓以雷霆，剿其犬羊之类„„诏新

斯庙，表匈奴之不道，诏祠尔神，彰皇家

之至仁。„„绝代马之南牧，扬和鸾兮北

巡”①
                                                                                                   

据《北岳庙碑刻

选注》解析，北

宋初年，契丹南

侵，焚毁北岳

庙，太宗诏重

建。 

大中祥符

九年（991

年） 

 

陈彭年 

 

翰林学士 

“五营八校之兵，罔兴燮伐；三德九事之

政，靡不诞敷；咸池濛氾之乡，由其底定。

楛矢没羽之贡，亦即来臻。”②
 

 

— 

后至元五

年（1339

年） 

 

揭傒斯 

翰林侍讲

学士 

“惟神主兹北岳，我国家受命又肇自龙

朔，则国家之运，惟神是赖，北境之民，

惟神是依。”③
 

 

— 

 

 

 

 

 

 

 

 

 

 

 

 

 
                                                        
①韩成武，王丽敏主编：《北岳庙碑刻选注·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铭》，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年，第 53-54 页。 
②同上，《北岳安天元圣帝碑铭》，第 75 页。 
③同上，《代祀北岳之记》，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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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北岳庙集》所见明臣祈求北岳保佑战事祭文简表 

时间 人物 身份 内容 备注 

 

 

景泰元

年（1450

年） 

 

 

 

周旋 

 

 

翰林院修

撰 

“若唐清苑人魏名确过庙前见衣白

紫衣二人，自称五岳大使，发兵马

六十万，为国讨论贼者亦其一证也。

又闻去年冬十月胡寇犯曲阳，有经

庙门者，骇视不敢入。而奔匿庙中

之人皆获免。鬼神之威灵，尤彰彰

可征若是乎”①
 

曲阳北岳庙碑刻犹

存。周旋代帝告祭，

有《代祀北岳之记》，

碑在庙中。衣白紫衣

二人发兵事，见《北

岳庙碑刻选注·大唐

北岳府君之碑》，唐开

元九年韦虚心撰。  

嘉靖十

六年

（1537

年） 

 

许赞 

 

兵部尚书 

 

“扼虏歼戎，除灾捍患„„狼烟息

而边境安，庞吠止而闾阎富”②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此碑又收录入《北

岳庙碑刻选注》。 

嘉靖二

十七年

（1548

年） 

 

 

李仁 

 

 

保定巡抚 

“翳余不类，谬简宸衷，拊循有众，

赞于兵戎。客岁防虏，历秋徂冬，

功收不战。神鉴孔融。惟兹秋月，

再遏顽凶，宁内安外，帝命是恭。

图惟永佑，以克有中。”③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李仁视师边关，

道出曲阳，祭之。 

 

 

嘉靖三

十四年

（1555

年） 

 

 

 

俞宪 

 

 

钦差整饬

井陉等处

兵备山西

提刑按察

司副使 

“督兵防秋，暂驻曲阳，卜以明日

戊申阅实军旅，益加训谏，以待胡

奴不时之警。乃载牲陈帛恭祀于北

岳恒山之神而告之曰：„„神血食

兹土有年矣，而每岁虏患频仍，神

不遑恤。岂神固不佑吾君之德，而

将徒食吾人之报耶。往事莫追，徒

为叹息。今者秋月将圆，胡马方骋。

既云由滴水而犯京，又云合诸营而

寇居庸，声东击西，变诈叵测。宪

将尽驱六郡之师，合并三关之力，

附和群策，殄灭诸酋，载清朔漠，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①（明）何出光：《北岳庙集》卷九《岳文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 809

页。 
②同上，卷九《岳文考》，第 810页。 
③同上，卷四《祀章考·抚院文》，第 7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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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奠皇畿„„神其我助，默效英灵。

凡所我之无不如意。或不战而屈，

或有战而必胜，共成丕绩”①
 

 

嘉靖四

十二年

（1563

年） 

 

 

李迁 

 

 

保定巡抚 

“顾今秋气渐高，虏心叵测，牙蘖

滋釁，恶能知之。迁将帅师边关，

为国屏翰。惟神诞敷灵贶，昭布玄

威，俾士马增气以直前戎狄寝谋于

不战。是惟宗社无疆之庆，不独迁

小子一人之私幸也。”②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嘉靖四

十三年

（1564

年） 

 

 

张师载 

 

 

保定巡抚 

“惟醜虏频年暴横，扰我疆埸，虐

我人民。闻昔朱袍白服二使发兵六

十万，殄彼妖氛。又胡骑突犯曲阳，

阴褫其魄，张目骇视，而不敢一及

门庭，是皆神武宣著，正气发扬。

海宇赖是以廓清也。惟神赫然斯怒，

阐厥威灵，息狼烟于万里，绵鹤筭

于亿龄。”③
 

 

曲阳北岳庙碑刻犹

存。朱袍白服二使发

兵事当亦指韦虚心撰

《大唐北岳府君之

碑》所记之事。惟记

述衣着略有出入。 

嘉 靖 四

十 三 年

（ 1564

年） 

 

董学 

 

直隶巡按 

 

“躬祈禧祐保奠华封，神威遐布，

扫荡胡戎。熙皞万年与恒无穷。”④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嘉 靖 四

十 四 年

（ 1565

年） 

 

颜应贤 

 

直隶巡按 

“恒宗奠北土，峙朔方，称重镇焉。

我国家定燕都冀北之区，关南之城，

内畿外塞，神仙实摄之，所冀以宁

疆谧宇，布佑敷和。俾震威稜于殊

徼，而葆庥祜于上国。”⑤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①同上，卷六《祀章考·各道文》，第 785页。 
②同上，卷四《祀章考·抚院文》，第 770页。 
③同上，卷四《祀章考·抚院文》，第 770页 
④同上，卷五《祀章考·按院文》，第 776页。 
⑤同上，卷五《祀章考·按院文》，第 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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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庆 二

年（1568

年） 

 

 

孙一正 

钦差整饬

井陉等处

兵备兼理

马政山西

提刑按察

司副使 

“惟神肇祀唐虞，镇兹朔方，卷舒

风云，化机攸藏，宣威穷塞，奠我

中邦，有感斯应，神速如响正西土。

俚儒握符三关，仰荷玄威之佑。安

享清平之福。三防秋而兵不血刃，

一祈嗣而兆协螽斯。”①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隆 庆 二

年（1568

年） 

 

 

温如璋 

 

 

保定巡抚 

“雄视八紘，镇兹朔土。卫我神京，

固国域民，厥功维洪。如璋钦承上

命，绥众诘戎。载牲束刍，躬类于

庭。尚冀神威于赫鉴兹赤悃以惟明

天险益壮乎雄镇，地利默峙乎长城。

净扫胡尘于万里，永奠中夏以清

宁。”②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万 历 七

年（1579

年） 

 

张卤 

 

保定巡抚 

“王政一新，桀虏悉臣，军民乐业，

阴相默助，罔匪神功„„尚祈明灵

昭赫„„若作兴戎务，不以虏方归

附而因循”③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万 历 九

年（1581

年） 

 

李栋 

 

直隶巡按 

“惟神„„斡旋威武，震妖氛于冀

方，雄卫皇畿，厥泽孔将„„尚冀

明神„„外以默助乎边陲兮，不以

虏之纳款而失防”④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万 历 十

年（1582

年） 

 

 

范鸣谦 

 

 

直隶巡按 

“抑画域之封固兮，跨幽并而称雄，

抱太行雄王屋兮，下俯乎沧溟，背

诸酋醜兮，东拱护乎瑶京„„殚威

爽朱袍兮，永震慑乎羶腥„„载靖

黠虏兮，屏迹潜踪，壮皇图兮，汤

池金城”⑤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殚威爽朱袍兮” 

当指韦虚心撰《大唐

北岳府君之碑》所记

之事。惟记述衣着略

有出入。 

                                                        
①同上，卷六《祀章考·各道文》，第 785页。 
②同上，卷四《祀章考·抚院文》，第 771页。 
③同上，卷四《祀章考·抚院文》，第 772页。 
④同上，卷五《祀章考·按院文》，第 777页。 
⑤同上，卷五《祀章考·按院文》，第 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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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历 十

一 年

（ 1583

年） 

 

 

 

乔木 

钦差整饬

井陉等处

兵备兼理

马政驿传

河南提刑

按察司佥

事 

 

“惟神会精右辅，雄镇北天，休功

罔既，巍德难言。威灵赫朱衣之

捷„„潜消桀虏，屏息狼烟。兵防

不事，边徼孔安。”①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威灵赫朱衣之

捷”事当指韦虚心撰

《 大 唐 北 岳 府 君 之

碑》所记之事。惟记

述衣着略有出入。 

万 历 十

二（1584

年） 

 

许乐善 

 

直隶巡按 

“神京藉为屏障„„惟神有灵，沛

德无方。明贶普存，俾民生之咸若；

玄威孔著，令边尘之不扬。庶几余

祈神之意与爱国之忱乎”②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万历十

五（1587

年） 

孙兖 直隶巡按 “丕赫都畿，藉镇掎捔。阻虏扼关，

砺带幽涿。”③
 

曲阳北岳庙碑刻犹

存。 

万 历 十

六（1588

年） 

 

高举 

 

直隶巡按 

“抗虏扼关，砺幽带恒„„神灵奕

奕，有感斯通。壮我隘险，佑我康

宁。歼彼胡雏，奠此苍氓”④
 

曲 阳 北 岳 庙 碑 刻 犹

存。 

 

 

 

 

 

 

 

 

 

 

                                                        
①同上，卷六《祀章考·各道文》，第 786页。 
②同上，卷五《祀章考·按院文》，第 779页。 
③同上，卷五《祀章考·按院文》，第 780页。 
④同上，卷五《祀章考·按院文》，第 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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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明代浑源恒山北岳庙修葺简表 

时间 主持人 身份 碑记 作者 身份 备注 

洪武十三年

（1380年） 
王侯约 

山 西 行 都

指 挥 使 司

都 指 挥 副

使 

《 重 修 恒 山

岳庙记》①
 

郑允先 浑源知州 

大同地区大旱，

求雨于北岳庙，

因重建之。 

成化四年—

五 年 （ 1469

—1470年）） 

王越 大同巡抚 
《 重 修 恒 山

北岳庙记》②
 

刘翊 侍读学士 

王越命令浑源州

知州关宗领导重

修北岳庙。 

成 化 六 年

（1470年） 
杨信 

征西将军，

镇大同 
—③

 陆玑 进士 

此事不是重修岳

庙，而是为表彰

杨信的边功而勒

石于浑源恒山。 

弘治二年—

六 年 （ 1489

—1493年） 

阎钲 大同知府 
《 重 修 北 岳

庙碑铭》④
 

耿裕 礼部尚书 

阎钲向大同巡抚

侯 恂 请 示 重 修

事，得到积极支

持。浑源州知州

董锡总督其事。

弘治六年（1493

年），马文升疏请

改祀 

弘治十五年

— 十 六 年

（ 1502 —

1503年） 

刘宇 大同巡抚 
《 重 修 北 岳

庙碑铭》⑤
 

吴宽 礼部尚书 

弘 治 十 四 年

（1501年）祷马

瘟应。次年，马

文升再次要求改

祀。刘宇重新选

址建庙，原庙改

为寝宫。 

                                                        
①顺治《恒岳志》卷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58-59 页。 
②同上，第 59-60 页。 
③（明）何出光：《北岳庙集》卷九《岳文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 815

页。 
④顺治《恒岳志》卷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60-61 页。 
⑤同上，第 6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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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明清北岳之祀争论简表① 

时间 要求改祀者 身份 反对改祀者 身份 结果 备注 

弘 治 六 年

（1493年） 

 

马文升 

兵 部 尚

书 

 

倪岳 

礼部侍

郎 

仍 祀

于 曲

阳 

礼部尚书耿裕赞

同改祀。 

弘治十五年

（1502年） 

 

马文升 

吏 部 尚

书 

 

礼部 

 

— 

仍 祀

于 曲

阳 

弘 治 十 四 年

（1501 年），宣

大马瘟，祷于浑

源恒山，应。 

 

 

嘉靖二十五

年（1546年） 

 

 

河南陈公 

 

 

户 科 给

事中 

 

 

— 

 

 

— 

 

 

仍 祀

于 曲

阳 

此事不见于《明

史》与《明实录》。

陈公名字需继续

查对。嘉靖中后

期，俺答汗不断

侵扰明边，尤其

是大同地区。 

万历十四年

（1586年） 

 

胡来贡 

大 同 巡

抚 

 

沈鲤 

礼部尚

书 

仍 祀

于 曲

阳 

万 历 十 四 年

（1586年），旱。

诏 守 土 官 祭 五

岳。 

顺治十七年

（1660年） 

 

粘本盛 

刑 科 给

事中 

 

— 

 

— 

改 祀

于 浑

源州 

顺 治 十 八 年

（1661 年），清

圣祖登基，首次

告祭于浑源。 

 

 

 

 

 

 

                                                        
①可能除了下表所列之外，还存在一次要求改祀之议。但是笔者基本没有见到相关情况介绍，姑且存疑。 


